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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于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中东国家或政权

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变化最为显

著，它们按照政党制、议会制、选举制的模式各自进行了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总体尚不成熟。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制度无疑改变了这些国家或政权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不是治本良药，中东地区的问题需依靠地区自身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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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随后推行的“大中东”计划，对中东地区造成了全方

位冲击，改变了该地区政治生态和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对该地区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

响，一些中东国家或政权由于某些政治强人的消失，加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严重脱节，

其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政治结构变

化最为显著。社会的政治结构，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及其相互关联的

方式，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及立法、司法、宪法的规程

等。
[1]310

本文着重对上述国家与政权的政党、议会、选举等政治结构基本要素进行对比研究。 

 

一、近年来伊、黎、巴政治结构的主要变化 

 

1．伊拉克 

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包揽”了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但在政治层面上,由于

伊拉克的政治制度重建是一个全新的架构，完全从零开始，因此伊拉克国内以往复杂的宗教、教

派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美国等在战后成立了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2004 年 3 月临管会在巴格达

正式签署伊拉克战后首部临时宪法文本，6 月临管会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了权力，临时议会随

后组建成立。2005 年伊拉克举行了过渡议会选举，进而组建了过渡政府，9 月过渡议会批准了正

式宪法的最终草案，并将草案定稿提交联合国，10 月伊拉克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并获得通

过，2005 年 12 月伊拉克根据宪法举行正式议会选举，在总共 275 个席位中，什叶派的“伊拉克

团结联盟”获 128 席，库尔德政党联盟获 53 席，逊尼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共识阵线”和“伊拉克

全国对话阵线”共获 55 席，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共识阵线获 44 个席位，前临时政府总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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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领导的联盟伊拉克团结名单获 25 席。
[2]
库尔德政治领导人塔拉巴尼出任伊拉克总统，具有实

权的总理职位由夺得议会多数地位的什叶派获得，逊尼派人士出任议长。2006 年 4 月塔拉巴尼任

命什叶派人士马利基担任总理并组建民族联合政府。由于各宗教、教派和部族之间依然存在许多

利益冲突和政治分歧，联合政府的组建历经波折。2007 年 4 月什叶派“萨德尔派”退出马利基政

府，6 名内阁部长集体辞职；7 月最大的逊尼派政治团体——“伊拉克共识阵线”连同其 6 名内阁

部长又宣布退出政府；8 月又有 5 名部长辞职，使政府近三分之一的部长职位空缺。萨德尔派和

伊拉克共识阵线在议会中分别占 30 席和 44 席，拥有很大影响力，他们的缺席。使伊拉克的团结

政府名不副实，面临解体的危险，伊拉克陷入自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2．黎巴嫩 

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实行独特的政治教派体制：按教派分配国家领导职务，基督教

马龙派人士出任总统，逊尼派穆斯林担任总理，什叶派穆斯林任议长，按比例分配各派的议会议

席。2005 年 2 月黎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遭暗杀身亡，黎政坛掀起轩然大波。黎反对派将矛头直

指叙利亚，叙迫于国际压力宣布从黎撤军，结束了在黎长达 29 年的驻军。哈里里之子萨阿德为首

的黎巴嫩反对派在随后举行的黎国民议会选举中一举获胜。黎反对派的上台被西方国家称为“雪

松革命”，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目前黎巴嫩多数派在议会共 128 个席位中占据 68 席，少数

派占 59 席，因有议员遭暗杀空缺 1 席。2007 年黎各派别就新总统、内阁人选产生了严重分歧，

对立不断加剧，反对派民兵和政府军甚至于 2008 年 5 月发生武装冲突，原定于 2007 年 11 月举行

的总统选举总共被推迟了 19 次之多，整个国家有 184 天处于无总统状态，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经过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紧急干预，黎巴嫩各派才于 2008 年 5 月 25 日在卡塔尔多哈达成协议，

较为中立的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莱曼被议会选举为新总统，他在议会宣誓就职的演讲中说，

黎巴嫩正在从“自我毁灭”中清醒过来，并呼吁各政治派系、黎巴嫩人民掀开一个新的篇章。
[3]
 

3．巴勒斯坦 

2004 年 11 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后，巴总理阿巴斯被选举为新一任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主席。2006 年 1 月巴勒斯坦进行历史上的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出人意料地夺

得选举胜利，获得立法委员会总共 132 个议席中的 76 席，法塔赫获得 43 席，其余由其他竞选阵

营和独立候选人获得。
[4]
哈马斯组建的政府拒绝承认以色列、放弃暴力以及承认巴以之前签署的

和平协议，因而受到西方社会的抵制和孤立，经济援助也被切断，巴自治政府处于严重的财政危

机。哈马斯转而寻求与法塔赫等组建民族联合政府，2007 年 2 月阿巴斯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迈沙

阿勒就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新政府政治纲领和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问题达成“麦加协议”
[5]
，

3 月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宣誓就职。但哈马斯上台后和巴勒斯坦传统主导势力法塔赫之间的权

力斗争也日趋激烈，即使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双方还是龃龉不断，时打时谈。2007 年 6 月，哈马斯

武力攻占加沙，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峰，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政府，并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

岸实行紧急状态，阿巴斯还在拉姆安拉组建了过渡政府，哈马斯拒绝承认这一政府，其联合政府

则继续在加沙运转，双方在加沙和西岸各自为政。 

综合来看，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目前的政局变化，都是由于直接或间接受到伊拉克战

争的影响，均采用以政党、议会、选举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模式，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政治结构的确

立，还是朝野政党的轮替，都充分反映出伊拉克战争之后地区国家在国内政治领域发生的重大变

化，而这种变化对地区其他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也十分值得关注。 

 

二、伊、黎、巴政治结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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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三方中，黎巴嫩的政治结构是几十年来政党教派制度积淀的结果，

符合黎国内政治的实际。随着新总统的当选，黎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已有惊无险地度过。各派

的纵横捭阖是黎巴嫩政治格局的常态，尚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根本。伊拉克政府目前因逊尼派、什

叶派一些势力的退出，多名部长职务空缺，各派对话仍未告一段落，但新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

已得到确立，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步入宏观规划，只要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不恶化，政局应总体

走向稳定。巴勒斯坦政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繁多，激进组织通过选举上台出乎意料，加沙与约旦

河西岸的分治局面没有改观。2008 年 3 月初，巴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目前“已无和平可言，

和平进程已经被埋葬。”
[6]
比较伊、黎、巴目前的政治结构，发现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1．分权体制和权力的制衡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都通过政党、议会选举制度完成立法权、行政权的分配。中东地

区各国众多的宗教、教派和部族形成了众多的政党，进而组合成不同的政治势力，通过选举获得

议会的议席，议席的多少决定政治权力的多寡。但无论多党政治如何变化组合，都没有单独一个

政治势力能够取得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伊拉克宪法规定，只有占据议会全部席位的一半以上才能

够单独组阁，而总理和内阁名单需议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才能生效，什叶派虽获得议会选举大

胜，但其议席比例仍不足 50%，未达到执掌大权的门槛。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组成内阁是执政的

唯一出路：组建联合政府，通过各派别之间达成的协议，确立内阁、总理甚至是最高国家领导人

的人选，从而完成政治权力的最终分配。 

伊拉克战前，长期以来伊拉克复兴党当局一直面临着来自流亡国外的政治反对派、什叶派和

库尔德人的三重威胁和挑战。
[7]139

战后，伊拉克由美国主导建立了临管会，2005 年伊拉克进行的

首次大选中，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不同政党各自组成联盟，其分别取得的议席与伊拉克全国

人口中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人口数量的多寡（什叶派大约是 60%，逊尼派占 20%，库尔德人

占 20%）也大致对应。目前伊拉克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分别由库尔德人士塔拉巴尼、什叶

派人士马利基和逊尼派人士马什哈达尼担任，类似于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体制，体现了各派分权、

制衡的思想。其中由什叶派人士连续出任具有实权的总理职位，正是什叶派政党在议会中以及什

叶派人口在伊拉克总人口中占多数的体现。 

与伊拉克不同的是，在黎巴嫩议会中的比例是人为确立的。1943 年黎巴嫩独立之际，黎各派

达成协议，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国家权力分配原则：一是按教派实力分配国家领导职务，

总统自基督教马龙派产生，总理来自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则为什叶派穆斯林；二是按各派人数分

配议会席位，在议会 99 个议席中，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按 6∶5 的比例分配议员席位。
[8]209

1989

年 10 月黎巴嫩议会在沙特达成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根据该协议，黎政府于 1991 年 6 月任

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一半的 108 名议员
[8]209

，将双方议席比例确定为 1：1。塔伊夫协议对 1943

年起实行的黎教派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重新建立有利于穆斯林的权力平衡，从而平息了基督教

与穆斯林民兵之间的武装冲突，结束了黎内战。此后黎巴嫩主要政党“未来阵线”（逊尼派）、长

枪党（基督教马龙派）、自由国民党（基督教）、阿迈勒运动（什叶派）、真主党（什叶派）历经分

化组合，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内阁部长和总统、总理、议长人选不断磨合，但教派分权体制和

固定的议会比例最终总能维持黎国内的政治平衡。 

在巴勒斯坦，哈马斯首次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就一举击败长期主导巴政坛的法塔赫，赢得

大选。“哈马斯在组阁之初曾向法塔赫等派别提议组建联合政府遭到拒绝。哈马斯最终独自组阁并

组建了一支由内政部领导的 3000 人组成的准军事力量。由于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放弃暴力、拒

绝接受巴以业已签署的协议，哈马斯政府遭到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并陷入财政危机。

哈马斯被迫再次寻求组建联合政府。”
[9]5-10

2007 年 3 月哈马斯重组巴联合政府，鉴于在立法委员会

中拥有多数席位，哈马斯本应有能力单独组阁。但为淡化自身激进党派的色彩，对外树立良好形

象以摆脱孤立处境，哈马斯才采取与法塔赫等派别联袂组建政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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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派别与宗教、教派、部族结合紧密，政治主张差别明显 

三国各政治势力有鲜明的宗教、教派和部族特点，大多数政党基于单一的宗教、教派或者部

族组建而成，宗教、部族认知是各政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其政治主张各有不同： 

伊拉克战后重建伊始，名目繁多的政党组织迅速依照宗教、教派和部族形成政治联盟。伊拉

克团结联盟由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和达瓦党这两个最重要的什叶派党派和 16 个党派组

成，伊拉克团结名单由 16 个党派组成，逊尼派的伊拉克共识阵线由伊拉克伊斯兰党等 3 个政党组

成，库尔德政党联盟由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另外 6 个党派组成。什叶派团结联盟力

图利用什叶派人口优势，扩大政治权力。逊尼派政党联盟则力图摆脱萨达姆强权统治倒台的不利

影响，避免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受到排挤，维护自身在新的国家政权中的利益和影响。库尔德联盟

则试图稳步巩固并扩大既有的自治权。伊拉克战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分别占据南、中、

北部大块区域的格局十分明显，因而在政治重建初期，新的政治制度实行联邦制的建议为各方所

不容，因为联邦制对整个国家来说意味着现实的分裂威胁。“美国通过战争很快就推翻了萨达姆政

权，但要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基础却是另外一回事。美国要改变伊拉克的政治体系和统治基础绝非

易事，这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职能关系和法律，还要得到伊拉克人的认同，这将是漫长而

艰难的过程。”
[10]176

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 5 年后，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等各个派

别仍然无法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民族和解，教派矛盾和部族矛盾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教派分权制却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黎巴嫩共和国成立之际，

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并非民族意识、祖国意识，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

教派政治意识和教派利益认同，带有强烈的维护狭隘的教派和家族私利的目的和特性。
 [7]315

因此，

代表各宗教、教派或部族的黎巴嫩政治势力之间很容易存在政治分歧，而不易调和。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各派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在原有的权力分配基础被打破后，各派之间围绕权力的重新分

配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武装冲突不断，并直接导致 1975 年内战。1990 年内战结束后，黎虽努力

消弭内战造成的教派、宗派和党派隔阂，但教派分权的特殊政治架构决定了政府缺乏权威。 

在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是目前最主要的政治派别。法塔赫在宗教上属于逊尼派，代表

着巴勒斯坦社会的大多数。”
[11]208

法塔赫曾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逐渐趋于

温和与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同意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哈马斯成立于 1987 年 12 月，是一个集宗教性、政治性为一体的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解

放“全巴勒斯坦”土地，拒绝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哈马斯与法塔赫两派执政理念完全不同：哈马

斯拒绝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其提出的三项要求，即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和履行业已达成的巴以

协议，并主张坚持抵抗，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则倡导放弃暴力，通过谈判

等和平方式与以色列作斗争，建立一个世俗国家。  

哈马斯上台后，尽管也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但并未放弃激进、反以的主张，因为这正是其

基本的政治立足点。这种差异使得哈马斯上台之后，不仅巴以和谈再无进展，而且导致巴勒斯坦

内乱不断。哈马斯 2007 年 6 月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攻占了法塔赫在加沙的众多要害部门，完全占领

加沙，成为其势力的大本营，造成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分治状态。 

3．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平衡，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势力影响： 

美国通过临管会，直接主导了伊拉克战后重建，因此，在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美国当然不

会袖手旁观，把到手的果实拱手相让。
[12]17

伊拉克现在的一些政治领袖，在战前曾是流亡海外的

萨达姆反对派，长期受美国扶持。库尔德地区在伊拉克战前就受到美的庇护，美在海湾战争之后

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使库尔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游离于萨达姆统治之外。驻军是美对

伊拉克影响力的一个象征，美伊双方对美撤军尚未统一认识，“美英等国继续驻军伊拉克是不变的”
 

[12]18
。同时，伊拉克国内政治也牵动伊拉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什叶派和伊朗也有千丝万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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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联系，一些什叶派政党曾在伊朗设立总部，而什叶派政治家在萨达姆时期流亡伊朗的

也为数不少，甚至“伊拉克什叶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希斯塔尼系伊朗人，至今还持伊朗护照”
 [12]17

。

另外，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萨达姆倒台后“翻了身”
[12]22

，他们在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引起了土耳其

对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高度警觉，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土耳其甚至不顾对美关系，于 2008 年 2

月进入伊拉克北部，展开越境地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黎巴嫩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有其历史原因，经历了长达 15 年的内战，叙利亚自 1976 年

5 月就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哈里里遇刺后，当时的黎巴嫩反对派对叙利亚

保持了强大压力，美、法等西方国家也将矛头直接对准叙利亚，迫使其在 2005 年 4 月彻底撤出了

驻扎在黎巴嫩的军队。然而，“叙利亚的军事控制虽告结束，但是，‘塔伊夫协议’规定的叙黎‘特

殊关系’依然存在，黎叙两国间签订的‘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防务条约’仍牢牢

制约着黎巴嫩，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未建立。黎巴嫩国内还存在不少亲叙政治派别。因此，叙

利亚对黎巴嫩的潜在压力及实际控制和影响，短期内很难彻底消除。”
[13]

 2006 年 11 月，各派在

设立审判哈里里遇害案国际法庭问题上意见不合，6 名反对派部长退出政府，导致黎陷入严重的

政治危机。直至即将举行新总统选举时，两派议员人数均达不到选举总统议会会议必需的法定人

数。两派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各持己见，致使总统选举无法按期举行。法国、美国、埃及等国政

府和阿盟对此进行了积极斡旋，努力促成黎各派弥合分歧，尽快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黎两派

曾就黎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莱曼作为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如何修改宪法以允许苏莱曼参

选及未来内阁比例分配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以真主党为首的黎反对派坚持，议会多数派必须

满足反对派拥有参与决策权、保证 1/3 以上内阁成员席位等一揽子政治要求，否则决不参加总统

选举。两派再起纷争，至 2008 年 5 月更是兵戎相向，后经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紧急干预，两派

于 5 月 16 日到多哈进行对话，就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总统选举扫清了障碍。 

巴勒斯坦的国内政治更是与巴以和平进程密不可分。阿拉法特去世后，美国在推进民主方面

持续保持对巴勒斯坦的压力，布什曾公开声称，“巴勒斯坦的命运掌握在巴勒斯坦人手里，‘如果

你们（巴勒斯坦）决定，你们不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
[14]

 
33－37

布

什赢得连任后，一方面表示要继续推进和平“路线图”计划，另一方面也一再敦促阿巴斯为首的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哈马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通过选举加入政治

主流的机会。然而，哈马斯胜选的结果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先是竭力推进巴民主选举，但

又不承认选举结果，从这个层面看，巴目前局势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策导致的”。
[14]33－37

此后在 2007

年哈马斯攻占加沙引发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哈马斯和法塔赫虽然启动了对话和解，但法塔赫则担

心与哈马斯寻求和解将使过渡政府遭受美、以等国的封锁。而事实上，以色列已经要求阿巴斯在

继续谈判和与哈马斯结盟上做出选择。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尼亚也说，只有在巴各方都表现出对

话的诚意、某些派别不再受美国的操纵时，巴内部对话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三、伊、黎、巴政治结构的特点 

 

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产生巨大的冲击，也带来长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美国携战胜

国之威，巩固了在中东的主导权，从而施行新的中东政策，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改革，这是地区

不同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和共同的背景。而地区总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内

部也有一些求变的冲动，这是其政治变革的原因之一。总体说来，它们的政治结构具有以下几个

共同特点： 

1. 内外因相结合——合理因素与矛盾因素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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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在政治结构上的这些变化，体现了西方政治制度和地区独特的政

治环境相结合的特点。它们实行了具有西方特点的政党制、选举制、分权制，有别于该地区某些

国家历史上常见的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东国家多派别、多民族的普遍特点，反应出

不同阶层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政治诉求，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地区错综复杂的宗

教、社会关系，也使西方政治制度明显有些“水土不服”。美、欧等西方国家不顾地区宗教、教派

繁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强行推动“民主化”，不仅无助于调解、缓和地区国家内部矛

盾，甚至可能使各政治力量的分歧升级化、表面化、尖锐化，国内问题协商不果，只能寻求外部

势力的介入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推行地区民主化改革，其首要出发点并不是解

决地区问题和促进地区发展，而是出于谋求扩大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和插手地区事务的考虑。 

2. 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 

复杂的内外因素造成了伊、黎、巴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试图扩大对地区

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寻找切入点；另一方面是地区自身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交织，在国内政

治中就体现为各政治势力协商妥协的困难程度。它们通常不存在一种政治势力占据绝对主流的情

况，而必须采用民族联合政府的方式联合执政。各政治势力紧紧咬住自身基本利益，重要政治事

务往往不乏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旦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无法回避时，动辄以退出联合政府相威胁。

多数派获得选举胜利固然不易，执政后又受到反对派处处掣肘，稍有不慎就得承担联合政府瓦解

的压力。宗教、教派、部族问题和民族和解始终是政治结构是否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3. 政治力量拥有武装，增添不测因素 

伊、黎、巴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即政治力量拥有民兵武装的问题，如萨德尔、真主党、

哈马斯等都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从而导致它们一直隐约笼罩在武装冲突、内乱的阴影下。真

主党武装和黎巴嫩政府军2008年5月因黎巴嫩政府试图拆除真主党自设的电话网络而发生武装冲

突，交火持续数天、死伤过百人
[15]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拉尔森认为，这次冲突是黎自 1990 年内

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和武装冲突，危机的核心是黎未能选举出新总统，选举真空加剧了

政治两极分化的局面；2007 年 6 月哈马斯和法塔赫下属的武装组织多次发生激战，最终导致加沙

和西岸分治，短短几天之内就使 110 人丧生，500 多人受伤；伊各派武装组织的存在对伊国内政

治对话协商有重大影响，但各武装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和现实因素，并不是单纯的解除武装就能解

决。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被诠释为抵抗以色列侵略的产物，在伊拉克动荡的安全局势中，民兵武

装也能被阐述为乱局中自保的手段。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2008 年 4 月曾要求萨德尔解散其武装“迈

赫迪军”，否则将禁止萨德尔派参加 10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萨德尔则回应称，只要外国占领军存

在一天，就不会解散“迈赫迪军”
[16]

。 

 

四、结语 

 

从对伊、黎、巴的政治结构比较中可以看出，它们按照多党制、议会制、选举制的模式进行

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看尚不成熟。即便是政治制度较为完善和领先的

黎巴嫩，也有众多未决问题，虽然外国军队的撤出和国内政治的重新分化组合，也曾给黎巴嫩的

国内政治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伊拉克、巴勒斯坦目前的政治结构只有短短数年的发展历史，仍处

在摸索阶段，还需各政治力量长久的磨合，由于伊、巴对外部势力的依赖较为突出，因此能否摆

脱外部因素的影响对其政治体制发展方向起关键作用。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对改变中东国家的

政治模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是治本的良药。外部干涉也会造成民主化的变质。中东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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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殊性，政治制度的变革应与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一起协调发展，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需

要有关各方的耐心和努力，这些都不能一概以民主化改革来包揽。政治制度的发展，不应由外力

强行推动，地区问题还应依靠中东地区自身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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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Iraq, Lebanon and 

Palestine 
 

XIAO  Ling  
 

Abstract   The Iraq war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in 2003,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systems in the Middle East. Som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a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fundamentally changed, or had major changes in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forces. Among them, 
particularly in Iraq, Lebanon, palestine, the domes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had the most obvious 
and typical changes. These three countries have attempted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parliament and election. They have made  certain progress, but the 
general system is not yet fully mature.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countries which i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undoubted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region, and made some positive effect, but it’s 
eventually not the cure medicine. The issue of the Middle East should be solved in their own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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